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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都当天来当天走，还能牵狗上飞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牵着两只狗，我很激动啊去问人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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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机场T2航站楼唯一的入口在出发层中间的位置，安保人员拒绝了我的国务院小程序核酸显示的结果，

要求纸质盖章核酸。通过后我进入了大厅，大厅两侧的地面几乎没有人，放肆地反射着所有的光线。但黑

暗处，仍有光不那么亮的地方。

一个身影从不远处走过：他穿着防护服，但是袖子和裤管全部撸起到了关节以上，自然也没有戴帽子，乍

一看就是一个只有躯干部分的大白。他拿着一盒泡面，疾步走着。我想喝热水，便跟着他走到了出发层最

北端的M区，看到了彭叔。

我和彭叔认识于一条机场经验贴的评论区。彭叔带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从苏州来到浦东，特别好认。彭叔的

妻子和另一个孩子在加拿大，他们一家期盼着会合，然而彭叔的美籍小女儿在过海关时被拦下：浦东海关

找不到小女儿的入境记录——入境记录在中国旅行证上，而彭叔完全没有想着从中国出境回加拿大需要带

中国旅行证。小女儿飞不了，从上海再回苏州拿证的话就会被7+7隔离，彭叔和两孩子只好先滞留机场，

再想办法找人从已经没人的家中拿证送证。

两个孩子在玩拼图，兴致还不错。彭叔说他们在最南端的A区呆了一晚上，但是A区第二天没有床位了，便

搬到了M区。我心中有很多问题，什么是A区和M区，床位是什么，以及这彻夜敞亮的灯光要怎么说睡。

滞留旅客大多数是国内航班的乘客

滞留旅客出行最常见的原因是去找目的地的家人

滞留旅客截止5月8号最长在浦东机场住了46天

滞留旅客的主要食物是香辣牛肉面，第二食物是红烧牛肉面

滞留旅客大多数是中老年人，有五零后

滞留旅客中，曾有5个月大的婴儿住了半个月



机场出发层的不同区域指示。图：作者提供

通过M区的滞留旅客们，我大致明白了滞留者们的分布。出发层进门最左侧是M区，最右侧是A区。有说法

是，M区是短期滞留的区域，A区是长期滞留的区域（见到呆了最长的是46天）。如果就一晚，那两张沙

发拼一起就得了。M区有着出发层唯一有水的卫生间和热水；A区则最安静，有前人留下的装备可以使用，

是一个更加集体的环境。

“我们在A区住了一晚，现在自己有点吃的睡的了，也快可以飞了，就不住那边了。那边很多人什么都没有

被滞留了。”

除此之外，出发层各个小建筑体的背后、停止使用的扶梯底下、人迹罕至的其他角落，也零散地分布着一

些被褥和帐篷。没有人选择回家因为：非上海人一旦进了上海回家就会被集中隔离，而上海人出小区时都

签了承诺书：一旦出小区，绝对不回来。

“这周围的酒店，起码500一天。很多人都是先住酒店，住到没钱了，和酒店买了床被子，搬到机场里来算

了。而且酒店到机场，要么拉着行李走死，叫车的话分分钟又是五百块。”

彭叔和我点点那位穿着短款防护服的同志，彭叔说这哥们呆了很久了，所有衣服都用完了，好几天了只能

穿这个防护服，闷死。还有那边穿着绿衣服的女士，她是持有旅游签去加拿大被这里海关劝返了。

“就是被问到为什么要去加拿大的时候，一瞬间没想出聪明点的理由吧。” 


此时的我还没有理解她在海关经历了什么，直到最终我自己过海关的时候。 


滞留者们叫这整片区域“大堂”，作为这里最符合居民定义的人群，我想他们可以拥有这儿的命名权。我和

彭叔说，想了解这儿现在总体物资情况。彭叔说：“你去找老洪吧。你看到衣服上写着中国制造，中国加

油，中国什么什么的就是他。”



我从M区走往A区，这是每个A区人上厕所和获得热水的必经之路。1.2km的单程距离，地面光洁如新，如

果不转头，就不会看到滞留者的帐篷的和床铺。 

上海浦东T2航站楼。图：作者提供

T2航站楼A区自治区 


老洪穿着一件灰色短袖，上面红字艺术字体写着“中国”。“您是老洪吗？”“我不是老洪，我是小洪。”老洪

笑嘻嘻地和我说，给我搬了把椅子。他正在教一名不会说中文的非洲滞留者吃自热锅。

自热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情况的大学生捐助的。除了自热锅，看起来学生们还拿出了自己的零食，有

的零食上面还贴了鼓励的便签条。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A区收到这样形式的捐助。大部分时候，他们的

主要食物来源还是成功离开的人留下来的食物。现在的存粮，大概还够大家吃一天半。  
浦东机场工作人员

有时候会搬一些泡面到大厅卖。“六元一桶，价格还可以。虽然只有一个味儿。”

老洪说：“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醒来，看到这桌子上堆了吃的，说明又有人飞成了。”昨天有人给他留

下了一只真空包装的烤鸭。“真的不错。”老洪的朋友们开始笑他：“别人给你的东西么，你每次收到就分分

分 先放 放么可以吃好几天的 你分分分么好 这下还剩 天饭 昨天那 整只烤鸭 老洪吃到 半



分，先放一放么可以吃好几天的，你分分分么好了，这下还剩一天饭。”昨天那一整只烤鸭，老洪吃到了半

只鸭腿。

老洪笑笑。这时有个年轻人过来，穿着类似沙滩装的短裤短袖，他蹲在我们边上：“洪哥我想找你打听点事

儿。”年轻人问了啥时候能有小卖部开，因为机场工作人员之前告诉他“有可能这几天”。

老洪也被告知了类似的消息，但他觉得很困难。小卖部的人住在机场外面，理论上没法天天进来，除非他

愿意和小区签协议，再也不回小区了。为了开小卖部签这种和家人长期分开的协议，老洪觉得不大可能。

我感叹老洪的名声已经传遍整个大堂了，A区以外的人也会来找老洪打探消息。A区并不是刻意组织起来

的，一开始有几个人留下了一些床铺，老洪就去问几个没床睡的人要不要过来。原本在大堂各处打地铺的

人也经常被要求换位置，于是一些人就都干脆搬到了最人迹罕至的A区。这里离厕所和水源最远，但也最自

由，管理人员来的最少。

滞留的人们会为自己想各种办法，搞被子搞食物，他们走的时候就会全部留给A区，供下一个手足无措的人

使用。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就听说A区可以免费过夜，那些毫无准备、被取消的航班或者海关的不放行

打懵的人，就在口口相传之下来到了A区。

A区的中心是老洪的行军床，他和另一位呆了四十天以上的“元老”有简陋版行军床，离地30厘米可以带来

的幸福程度令人惊讶。他俩睡在物资附近，周围还摆零散摆了一些椅子。二号元老一个月没有剃胡子了，

“我以前可是个寸头”。他的床下放着三盒红烧牛肉面——大堂里的硬通货，比机场出售的香辣牛肉面还要

更稀有一些。



离地30厘米的幸福。图：作者提供

机场滞留群建起来了之后，至今保持着信息群的功能。没什么人聊天，消息不外乎几种：机场要求大家去

做什么，机场要求大家不能做什么，有人飞成了，有人出机场后进不来了，有人生病了。前几天有人急性

阑尾炎，叫救命送医院去了；有人扁桃体发炎得严重，在群里求到了消炎药。

一个阿姨告诉我：“药缺的。以往大家出门是会带点常用药，但现在家里还有人的就尽量不往外带药。之前

有个小姑娘痛的要死要活的，说是所有止痛药都留在上海家里了，有个爸爸牙疼，想想自己飞出去了就不

愁买药，谁知道在这里卡了五天。来例假睡瓷砖地，肯定肚子疼的呀。想喝热水么在另一头，来回走走几

公里呢。”阿姨曾经建议姑娘住到M区附近离水和厕所近，但姑娘觉得在A区躺着更有安全感一点，没过半

天又回来了。

人称B区区长的黑人大哥也呆了好几周了，却依旧穿着一条白净平整的衬衫短袖，戴着一条红色条纹领带。

他说他喜欢保持绅士风格，就算是在这儿。大哥去香港的机票取消了，但是他一直没有收到退款，航空公

司10号才肯退款，一万九千多人民币。他等航司打款，才能有钱买下一张机票。

保持着时髦发型的辉哥说我来得巧，他昨晚洗头了。几个老外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下了几瓶洗护用品。“没地

洗澡，能厕所洗个头。”他在上海住了25天酒店后，从5月1号开始搬来了机场，航班又取消了。辉哥一开

始躺在椅子上，晚上太冷了，也没带什么衣服，老洪说他有床铺可以住时，辉哥还以为他是骗子。大家笑

成一团。

老洪叫住一个走过的大姐，说不好意思今天得让你换下位置，因为多了很多男性滞留旅客，区域要调整一

下。大姐谢过老洪，还赞叹昨天发的自热饭真好吃。

有一个三四岁大的黑人小孩是A区的团宠，各种零食都能被分到一点。“这么大的还可以了，我们能吃的他

也能吃。”A区最小曾有过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婴儿和来自非洲语言不通的母亲一起在出发层滞留了三

周。“只能吃奶粉。”母亲带的那罐奶粉很快就吃完了，奶粉只剩最后一顿的量时，大伙急得焦头烂额，好

在最后从外面找到了人送了过来。



“物资中心”，这个量大概能够大家吃一天半。图：作者提供

要到不了这里，做错一件事就行了 
 滞留群最近的一个新功能是喊大家做核酸。 


最开始的时候，浦东机场没有核酸检测，而大多数航空公司都要求起飞前48小时甚至24小时的核酸检测报

告，严格程度从手机报告到纸质盖章报告不等。滞留在机场的人核酸过期如果找不到车带他们去外面做核

酸，就无法登机，也无法出机场再回来。车很难约，单次去最近医院做核酸的来回车费大概在600-800元

之间。“我那个司机带我去了三回，第四回良心发现，说免费带我去。”

滞留的人多了起来后，机场组织了两天一次核酸。但是每次核酸通知上都会写：此核酸是机场管理用途，

不能作为登机核酸要求的凭据。此核酸和彼核酸有什么区别吗，没人知道。

在M区时我就感觉到，滞留的人以中年人为主，不少老年人，不少带着孩子，不少非大陆户籍。出行的绝

大多数原因是和家人团聚：去找妻子，去找孩子，去找父母。

帽叔是个五零后，他戴了一顶显眼的红色帽子，穿着灰粉色Polo衫和米咖色裤子，感觉随时准备跨上球车

打一场高尔夫。他从深圳来上海坐加拿大航空去多伦多。



加航的这趟航线我自己也坐过大概六回，延误率高但因为价格实惠年年成为热门选择。帽叔深圳飞上海的

航班取消了，他带着台胞证和深圳所有的物品，飞到杭州，从杭州坐高铁来虹桥，最后辗转到浦东。帽叔

的台湾证件出了些问题，等到解决了已经买不到新的机票了。

帽叔每两天得去曙光医院做一趟核酸，因为他的台胞证连不上健康云，机场核酸显示不出。至于怎么去？

叫车，600至800一趟的车。帽叔已经出去三趟了，其中有一次坐想公车，差点回不来。大家掐指一算，

今天又该去了。

“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差点进不来。我不晓得啊，拉着行李就要走啦，也没有人拦着我说你出去了就进不来

了哦。”帽叔很无辜，“我太天真啦，还好碰到辉哥，才知道我那天属于三无人员。过期的机票还没买新

的，核酸还快过期了，大陆身份证也没有，还想再进机场？”

帽叔在深圳住了十四年，第一次如此困惑。 


老年人容易滞留的原因有：他们容易错过航司的消息提醒，更容易搞混复杂的证明文件。有错过英文取消

邮件的，有没有看见半夜手机消息提醒的，有托第三人买票消息延迟了的。“能想办法进机场的老年人已经

是很厉害啦。”还有大批人卡在了路上。“要到这里，需要每一步都做对。要到不了这里，做错一件事就行

了。”

一名滞留旅客说：“你看看这里都是些什么人。打工的人、老人、带孩子的人、黑人，偶尔有那么几个留学

生一两天也能走了。白人没有过夜的我跟你讲，他们都当天来当天走，还能牵着狗上飞机。有一次我看到

一个中国小姑娘牵着两只狗，我很激动啊去问人家，结果奶奶的，加拿大籍。”

老洪一点多带着大家一起去做机场组织的核酸时，有两位阿姨没有去，因为阿姨们今晚就可以飞了，不需

要继续住了。阿姨们是去美国见孩子的。其中一位阿姨和我妈妈发型和声音都很像，估计平日也是意气风

发的人吧。她们睡在别人留下的睡袋里，下午的瓷砖地隔着被垫依然透凉。阿姨们心情还不错，因为晚上

就可以登机了。 

截至5月8日，浦东机场的长期滞留者在60至70人左右，短期滞留者较难统计。其中的弱势群体尚有地方

过夜，分得到泡面。有些人在浦东机场滞留前， 在别的站点也滞留过，还有些没退的滞留群。他们说：

“真正的人间惨境在虹桥，在火车站。”  



上海浦东T2航站楼。 图：作者提供

夜晚快开始了 


五点多，我得去值机了，老洪也得去铺床了。白天机场只允许滞留者把床铺铺到几个广告牌后面，这样如

果不走到A区里面，就看不到那些床铺。“为了防止有人拍视频传YouTube什么的，有损美丽上海形象。”五

点后，A区才开始慢慢展现它全部的面目，一张张薄薄的布垫铺开，有些一层，有些两层。

等滞留者们解决了机票和证件，出境旅客还将面临海关。被劝返的旅客有部分留在了机场，打算改日再

试，还有部分购买了其他城市的机票，打算去别的海关碰碰运气。但无论去哪里，从上海离开的人都将先

经历至少14天的集中隔离。

疫情前我对出中国海关这个步骤没有任何记忆，似乎只是安检前的一个章而已。这次，队伍挪的缓慢。一

个窗口的男子被问急了，音量响了些。“我去找我老婆还要为什么？”排在后面的几个人渐渐都听明白了，

海关相信了老婆是真老婆后，问他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选择现在去。

排在我前面几位的大爷向维持队伍的工作人员感叹：“出境现在那么严了啊。” 


工作人员说：“我们要对你们负责的嘛。” 
 大爷问：“我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负责？” 




轮到我了，海关问我：“除了你的学生签证和I-20文件，还有什么能证明你是个学生？”我愣了一下，“您还

想要什么？”他要学生卡，我说放在美国，照片行不行，不行，照片可以是假的。我想了想，我有课表，成

绩单，几百封学校老师的邮件，图书馆熬夜的照片，可以不？展示了几个来回后，我通过了、被指示离

开，大爷还在窗口聊着。 

位于机场中间区域的卫生间门被挡住了，但是里面卫生间灯全亮着。图：作者提供

最后几句话 


四十多天了，浦东机场从什么都没有，到现在两天提供一次核酸，到拿出泡面来卖。出发层的人们说谢

谢，他们不敢要更多，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我说的，和他们无关：

恳请目前两天一次的核酸提供出报告的选项，这样可以用做登机证明； 


恳请开放机场中部的卫生间（目前卫生间灯全亮，但是无水）和接水点； 


恳请多订一些机场工作人员的盒饭卖给滞留者们，会顿顿售罄的。 
 本文所有名字皆为化名。




